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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是有生命的。它不似瓷器那般莹
白剔透，张扬着釉面的光艳，也不似金属器皿
那般有冷硬锋芒，带着工业的锐利。一捧取自
宜兴黄龙山的紫砂泥，经烈火淬炼、匠心雕琢，
便成了有骨有魂、有温有度的世间雅物。它藏
着江南山水的清润，载着岁月流转的沉香，更
以六百年文脉为骨，以千年匠心为魂，在一斟
一酌间，撑起了东方茶器的精神脊梁，成为华
夏文明里温润厚重的一个文化符号。

一、宜兴泥脉

紫砂的根，深扎在宜兴的土地里。这座被
誉为“中国陶都”的江南城市，坐拥独一无二的
紫砂泥矿脉，黄龙山、青龙山一带的山间，藏着
亿万年地质沉淀形成的五色土——紫泥沉厚
温润，朱泥娇艳灵动，段泥清雅质朴，绿泥温润
细腻，黑泥庄重内敛。五种泥土各有性情，却
都带着大自然赋予的独特肌理，透气而不渗
水，保温而不烫握，这是紫砂与生俱来的天赋，
亦是其壶魂的底色。
宜兴制陶史可追溯至七千多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秦汉时期，宜兴先民开始烧制原始青
瓷，陶土的筛选与烧制技艺不断精进，为紫砂
壶的诞生埋下伏笔。宋元时期，随着饮茶之风
渐盛，民间开始用紫砂泥制作简易茶器，粗朴
的造型承载着百姓的日常烟火，那时候的紫砂
茶器，尚是日用器物的“一员”，却已在不经意
间显露出独特的气质。
明代中期是紫砂的觉醒时期。金沙寺僧

偶然得法，澄泥练土、捏筑为胎，摒弃了日用陶
器的粗糙，赋予泥土以细腻的形态，紫砂壶正
式脱离粗陶范畴，走上独立成器之路。寺僧的
无心之举，如同在江南的烟雨里投下一粒种
子，让一捧普通的泥土，有了成为雅器的可
能。此后，供春承袭前人工艺，效仿银杏树瘿
的纹理制作壶器，壶身肌理自然天成，色泽如
古金铁般沉润，一把“树瘿壶”开创了文人紫砂
的先河，被后世奉为壶祖。供春以匠人之心，
让紫砂从田间地头走进了文人书斋，开启了紫
砂文化的黄金序章。

二、匠心传承

每一把紫砂壶的诞生，都要历经揉泥、打
片、围身、明针、修嘴、安把、烧制、打磨等数十
道工序，无一道可省，无一步可躁。匠人以手
为器，以心为引，将时光与心血揉进泥胎，让冰
冷的泥土有了鲜活的呼吸。
明代晚期，供春之后，紫砂工艺迎来第一

次革新。时大彬作为一代宗师，打破传统捏塑
之法，创立“打身筒”“镶身筒”的成型工艺，让
壶型更加规整挺括，也更适配文人浅斟慢饮的
需求。他摒弃繁复装饰，推崇简约之美，制作
的壶器型多样，或端庄大气，或精巧灵动，小壶

雅制自此成为主流。李仲芳、徐友泉紧随其
后，各擅胜场：李仲芳的壶精巧细腻，徐友泉的
壶仿生逼真，一人以文气胜，一人以意趣胜，让
紫砂工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
清代是紫砂文化的鼎盛时期。陈鸣远以

花货开新境，将自然万物融入壶型，瓜果、束
柴、竹节皆可入器，壶身肌理生动逼真，生机盎
然，让紫砂壶从实用与简约的范畴，走向了艺
术与创意的新高度。陈曼生与杨彭年的合作，
更是将紫砂文化推向巅峰。陈曼生以文人之
姿，题诗作画、设计壶型，杨彭年以精湛手艺精
心制作，二人合作创制了“曼生十八式”, 壶型
简约大气，壶身镌刻诗词书画，诗书画印与壶
器浑然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曼生壶”风格。“字
随壶传，壶随字贵”, 文人的风骨与匠人的技艺
完美融合，让紫砂壶成为承载文人精神的载
体，也奠定了其在雅器中的至高地位。
近代以来，紫砂工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顾景舟、朱可心、蒋蓉等七老艺人，承前启后，
守正创新。顾景舟深耕紫砂数十载，对泥料、
造型、工艺精益求精，提出“壶艺的最高境界，
是自然流露，不刻意雕琢”, 其作品线条流畅，
比例精准，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被后世奉为
经典。朱可心擅长融合古今，创新壶型，将传
统与现代完美结合；蒋蓉以仿生壶见长，作品
细腻生动，充满生活气息……他们以一生坚
守，让紫砂匠心在时代变迁中不曾断裂，让每
一把紫砂壶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如今，紫砂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年轻的匠人
接过传承的接力棒，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融入现代审美与创意，让紫砂在新时代焕发新
的生机。

三、历史与文化的坐标

从文化脉络来看，紫砂壶自明代走入文人
视野，便与江南文脉深度绑定。董其昌、陈继
儒等文人雅士，纷纷参与紫砂壶的设计与题
铭，他们将格物致知的哲学、禅意侘寂的意境、
中庸和合的思想融入壶器之中。文人的笔墨，
赋予紫砂壶以精神内核，让它不再是简单的茶
器，而是承载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品。紫砂壶的
造型讲究简约内敛，符合东方“留白为美”的审

美范式；壶身的镌刻，诗词书画皆有深意，传递着
文人的志趣与情怀；壶的使用方式，慢斟细品，彰
显着中国人温润如玉、内敛从容的生命哲学。江
南的烟雨、园林的雅致、文人的风骨，皆藏于一壶
之中，紫砂壶成为江南文脉的一种浓缩与具象。
从茶文化角度而言，紫砂壶与茶相伴相生，

互为知己。自明代起，散茶冲泡法取代团茶煮饮
法，紫砂壶以其独特的双重气孔结构，透气保温，
泡茶不夺香、不掩味，能最大限度激发茶的香气
与滋味。“壶以砂者为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紫砂
壶成为茶人的必备之器。茶人以壶煮茶，感沸水
注入后壶身渐暖，观茶汤在壶中回旋沉淀，闻茶
香袅袅弥漫，在一斟一酌间，舒缓身心，沉淀思
绪。紫砂壶与茶的相遇，是器物与自然的完美交
融，更是人与生活的温柔相逢。久泡的紫砂壶，
即便空壶注水，亦有淡淡茶香萦绕，那是岁月浸
润的痕迹，是茶汤滋养的灵气，让茶的韵味，在壶
中得以长久留存。
从更大的文化层面来看，紫砂壶早已走出江

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明清时期，紫砂壶成为
宫廷贡品，深得皇室喜爱，其工艺与造型代表着
当时的顶尖水平。海上贸易兴起后，紫砂壶曾远
销欧亚多国，以其独特的工艺与文化内涵，赢得
了众多海外收藏家的青睐。如今，紫砂壶兼具收
藏与日用价值，既有匠人制作的精品壶，也有适

合日常使用的实用壶，已走进千家万户的茶桌，成
为百姓烟火气中的一抹雅致所在。

四、茶汤与时光的滋养

紫砂的灵魂，不止于工艺与文化，更在于它与
茶汤、与时光的共生共荣。沸水注入壶中的瞬间，
是紫砂的苏醒时刻。沉寂的泥胎被温热唤醒，壶
身渐渐温润，肌理慢慢舒展，茶香在壶中回旋、沉
淀、交融，紫砂以包容的胸怀，接纳茶的灵魂，让茶
的清醇、甘润、醇厚尽数释放。
茶人案头，一把紫砂壶，便是一方宁静天地。

晨起煮茶，以壶汲水，沸水冲茶，茶香袅袅中，开启
一天的生机与活力；午后闲坐，以壶慢饮，看茶汤
色泽渐深，品味茶中滋味，消解尘世的喧嚣与疲
惫；夜晚静思，以壶温酒，茶与酒相伴，思绪随茶香
飘散，与内心对话。紫砂壶温润的触感，贴合掌心
的弧度，让茶人在使用中，感受到器物的温度，也
感受到生活的诗意。
时光流转，紫砂壶在茶汤的滋养下，愈发醇润

厚重。长期使用的紫砂壶，壶身会形成一层温润
的包浆，色泽愈发沉润细腻，那是岁月与茶汤共同
雕琢的痕迹。每一次摩挲壶身，指尖触碰到的，不
仅是泥胎的肌理，更是匠人的心血、文人的情怀、
时光的沉淀。壶中藏着的，是江南的烟雨朦胧，是
匠人指尖的匠心独运，是茶人的闲情逸致，更是中
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紫砂不语，却以自身的温润滋养着人的心

灵。人与壶相伴，在煮茶、品茶的过程中，学会内
敛，懂得从容，品味生活的真谛。一把紫砂壶，从
泥土到器物，从日用雅器到文化符号，在时光的洗
礼中，不断沉淀内涵，升华价值。

五、人间烟火与时代气象

在江南的寻常巷陌，在宜兴的紫砂作坊，在全
国各地的茶桌，紫砂壶随处可见。它不是遥不可
及的奢侈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雅趣。
寻常百姓家中，一把普通的紫砂壶，承载着日

常的温暖。清晨，茶香弥漫，开启一家人的早餐时
光；午后，邻里围坐，闲话家常，传递着邻里情谊；
节日之际，茶香与情谊交织，让相聚的时光更加温
馨。紫砂的温润，消解了生活的琐碎，让平凡的日
子多了一份雅致与诗意。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紫砂壶艺也不断与时

俱进，融入时代气象。现代匠人在传承传统工艺
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不断创新壶
型与装饰手法，让紫砂壶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合
现代使用习惯。电商平台的发展，让紫砂走出地
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文化节、博览会的举办，让
更多人了解紫砂文化，爱上紫砂器物。紫砂以开
放包容的姿态，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焕发生机，成
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的桥梁。
抚壶观心，方知紫砂之魂，不在形，而在质；不

在奢，而在雅；不在器，而在人与天地、时光、本心
的温柔相逢。一砂一世界，一壶一乾坤。这便是
紫砂，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温润如初的壶之魂，它
藏在江南的烟雨里，藏在匠人的指尖上，藏在茶人
的茶桌旁，更藏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最后，亦想自荐一下春风文艺出版社最近推

出的长篇小说《砂魂》，读罢，也许对紫砂的情愫又
会厚重不少。

图1为宜兴市丁蜀镇上坝茶山。

图2—7为作者女儿梅易晞所制紫砂壶，其中

图6为未进窑的生坯紫砂壶。

可以肯定，杨、柳确是春天较早开始绿的。
忽见陌头杨柳色，客舍青青柳色新，春风杨柳万千条，拂堤杨柳

醉春烟……春天最好看的绿色莫若杨柳绿烟似的、轻淡的绿，不是刻
意的绿，是嫩黄嫩黄的绿，绿得却真是好看，像在铺开的宣纸上晕染。
有了杨、柳染过的第一笔，天地便从单调中缓过神来，慢慢铺

开一个春天应有的色彩和形状。柳的身段也有颇妖娆的，唐时有
专门的舞蹈诗，如《杨柳枝》就是当时流行的舞曲，风吹杨柳，万千
枝条，柔若无骨，款款轻摆，光看这光景都醉了。果然，“南国有佳
人，轻盈绿腰舞”；果真，“慢态不能穷，繁姿曲向终”。
春日和畅，行走之间，忽觉远处绿意缭绕，想来应是杨、柳，走

近却未必绿成气候，所谓草色遥看在杨、柳这儿也用得着。似乎
杨、柳也是易生长的树种，插柳成荫
是真的，杨树无根也能栽活亦是真
的，很快它们就长出枝条叶片，摇曳
生姿，哗啦啦的，心里藏不住事儿似
的，有种天真烂漫的劲头。

以吾乡人实用主义的角度，杨、
柳似无实用，盖房不能当椽、打家具
不能解板，皆是无甚大用的木料，在
电影镜头里怕连配角都算不上，只
能充当群众演员。但救急却是可以
的，荒年可用来果腹，搭屋能充檩
条，至今山西河南一些地方仍有吃
柳芽柳穗的习惯，家里做活儿若急
需木材顶缺，大概人们才想起杨、
柳。某年，好像是叔叔家盖房，房顶
椽缝需补一空当，本家做木匠的兄
弟提了砍刀一会儿就扛来一根杨树
顶缺，混在一坡齐头齐脑的松木椽子

里倒也安之若素。再有，家具里的水曲柳口碑虽好，却不是我们所说
的杨柳科属，并不是柳，充其量只能算柳家“归化”的一个“外援”。
风吹杨、柳，北方行道旁最多见的也是杨、柳，不仅成活率高，

而且很快就能绿树成荫，只是春天的柳絮有点烦人。有的地方忌
讳杨柳吐絮，道旁的树便换了颇为名贵的银杏，这公孙树每年就长
那么一点儿，性子可是不慌不忙的，也只能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
从长计议了。
不过，杨柳不被看重也好，不被惦记或许也少受打扰，活得粗

线条如风吹杨柳哗啦啦那般欢乐恣肆也不错，尤其因其强劲的生
命力常常成为春天里生机勃勃的隐喻，有媒体评论就用了“春风杨
柳万千条”的标题鼓舞人心。这个春天里的朋友圈，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长幼，许多人不约而同都拍了婀娜多姿的柳色晒出来感悟
春天，几乎不用构图就是很好的背景模板，有人甚至还拍出了语文
课本封面上的经典场景——紫燕穿柳，颇有杜甫诗“微风燕子斜”
的意境，世间万木似乎也只有垂柳能以微风轻拂入画。
春天真是生命蓬勃的季节，生命之强韧者又莫如杨、柳。记

得乡间用作电线杆子杵在那里的杨树也能自己慢慢发芽，在根
部长出一个绿意盎然的奇迹。春风杨、柳，万般温柔，皆付于风
中最美最柔最春天的姿态与色彩，难怪春风也做杨柳风。当杨、
柳不再如烟，风吹又显得慵倦，春天就行将结束了，盛大而悠长
的夏日即将来临。

近代以来，天津一直
是中国一座非常有规模、
非常有成就也非常出品牌
的工业城市。这里想说说
反映天津工厂和工业题材
的徽章。无论是中国还是
西方，徽章在古代大多是权力地位的一种象征；随着
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王权开始衰落，徽章也迅速
大众化，成为一般机构的标志，也为普通百姓所佩
戴。天津工厂徽章之普及，佩戴者之众多，充分印证
了这一点。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最发达的北方城市和工业发

祥地之一，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出现了包括军工、
机器制造、化工、制药、纺织、建材、制革、面粉等一大
批先进的制造工业。至1933年，全市共有工厂1213
家，在全国仅次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更加重
视工业领域制度化建设，推进工厂和工业徽章的发
行，鼓励干部工人敬业爱厂，收效十分明显。
从我收藏的数百枚天津工厂及工业徽章看，大

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厂徽，包括普通员工佩戴的
常规化胸章，还有一些特殊工种所在单位员工出入
厂区必须佩戴的胸章。另一类是纪念章，包括工
厂及其所属公司、局成立若干周年纪念章，还有工
厂及行业举办业务竞赛、工会等组织的业余文体
活动比赛纪念章，再有就是厂家宣传或附带宣传

名牌产品的广告式纪念章。工厂和工业徽章虽然
品种甚多，但所存数量明显比校徽少。究其原因，
一是工厂不像学校，每年都招新人、发新徽；二是
过去人们对使用过的厂徽不像对校徽那样有收藏
意识；三是随着很多工厂本身的转行和改名，人们
对厂徽的关注度也逐渐淡化了。
天津城市的进步史也是很多企业的奋斗史，小

小的工厂徽章就是呈现历史的一个缩影。
以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工程公司（简称“天

津电建”）的厂徽为例，可看出其承载的特殊历史
价值。据在天津电建工作的收藏家张辉先生介
绍，在该企业六十余载的发展历程中，曾三度制作
和发行过厂徽。1964年，由天津第四基建工程处
等四单位合并组建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工程
公司正式成立，并于5月4日在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
成立大会，这一天被定为天津电建的成立日。这一
合并重组，旨在整合华北资源、优化区域布局。根
据华北电力建设公司要求，天津电建制作了第一枚
厂徽。这枚厂徽直径35毫米，材质为锌铜合金，以
深红色为背景，搭配乳白色字体，简洁而醒目，铭文
为“华北电建天津工程公司”，背面有五位阿拉伯数
字编号。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枚厂徽早已褪去了最初的

光鲜亮丽，但它已成为见证天津电建不平凡的发展
历程、记录其为城市建设作出辉煌成就的珍贵载体，
更是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天津铁厂的徽

章颇值得重视。位于太行山东麓、冀晋豫三省交
界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境内，有天津市的一块
“飞地”——天津铁厂。该厂是根据国家钢铁工业
发展和天津冶金工业配套需要建设的炼铁基地，
厂址附近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项目于1969
年 8月5日批准筹建，因此时称“六九八五”工程。
1970年破土动工，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来到这里，天
津抽调建筑、电力、交通等多部门配合建设。不
久，“六九八五”工程的第一座焦炉和高炉投产，开
启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975年改
称天津涉县铁厂，1981年改称天津铁厂，1995年改
制为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天津
市河东区接收天铁集团剥离办社会职能，成立天
津铁厂街道办事处。由于天津铁厂建设初期有一
定的保密性和封闭性，所以标明“天津铁厂”字样
的徽章在天津收藏市场难以觅得。我存有一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的“天津铁厂体协奖”圆
形奖章，铝合金材质，章面中心是一个立体奖杯
图案，体现出铁厂职工丰富多彩的业余文体生
活，亦成为天津铁厂和天津工业发展一个难得的
历史见证。

题图为1964年发行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天津

工程公司厂徽。

整理旧书箱时，一张泛黄的宣纸从《陶庵梦忆》里滑落。
纸角卷着毛边，墨痕依然清晰——是我十二岁那年临的《兰
亭序》，笔锋歪斜如醉汉踉跄，却在“惠风和畅”处洇开一小
团淡墨，像谁不小心打翻了春茶。
这纸原是爷爷的旧物。他总说：“纸是有魂的。”从前

我笑他迂腐，直到某次见他用裁剩的边角料糊风筝，竹骨
上绷着半张熟宣，飞起来竟比花布做的更稳当。“你看，”他
指着纸鸢尾端说：“好纸吃风，就像人心装事，得留白才轻
省。”那时我不懂，只觉得他说的留白像数学题里的未知

数，玄乎得很。
后来读《天工开物》，方知纸的前世今生有多讲究。当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必选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浸沤三月，蒸煮
七宿，捣成絮浆后抄纸帘过水，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用心。“片
纸不易得，措手七十二。”古人惜纸如金，连写错字的纸片都
要收进纸篓，攒多了烧作香灰供佛。我忽然想起自己曾把草
稿纸揉成球扔向垃圾桶，纸团撞在桶壁上发出闷响，倒像是
打了谁一巴掌。

最难忘的是去年在一个博物馆里见到的“澄心堂纸”。
据说，欧阳修曾用澄心堂纸写史书。玻璃展柜前，有个穿汉
服的小姑娘踮脚问妈妈：“这纸为什么这么白？”妈妈答：“因
为它心里干净啊。”我站在人群外，突然鼻酸——原来所谓
“素心”，从来不是指纸的颜色，而是制纸人、用纸人、藏纸人，
一代代传下来的那点不染尘埃的心意。

如今我写文章，总爱用这种老宣纸。笔尖触上去的瞬
间，能感觉到纤维在呼吸，像握着一片晒干的云。有时写着
写着会走神，看墨迹在纸上慢慢晕开，竟像看见自己的心事
在生长：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解开的结，没放下的执念，都
随着笔锋游走，最后沉淀为纸上的留白。朋友笑我“矫情”，
我却觉得，这留白里藏着大智慧——就像齐白石画虾，不见
水却满纸波光；八大山人画鱼，无依无靠却自在遨游。

前几日收拾书房，又翻出那张临《兰亭序》的纸。十二岁

的我肯定想不到，当年那个歪歪扭扭的“之”字，如今成了我对
抗浮躁的“武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刷短
视频、发“九宫格”图，却忘了慢下来，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让
心像宣纸吸墨那样，慢慢沉下去。

纸会黄，墨会淡，但素心不会老。它藏在蔡侯纸的纤维
里，在澄心堂的月光下，在我每一次提笔时的停顿里。或许这
就是古人说的“守拙”——守着一张纸的纯粹，守着自己那颗
不染尘俗的心。

风从窗外吹进来，掀动桌上的宣纸，唰啦一声，像谁轻轻
翻了一页岁月。我忽然明白爷爷说的留白：人生不必填满所
有缝隙，留一点空白给风，给云，给未来的自己。毕竟，最好的
故事，往往写在未完成的纸上。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四）

机器催生城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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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人间的时候，城里人喜欢看花，
而我家乡的人，似乎更喜欢看榆钱，房前
屋后，抬头可见，春风传送着一串串榆钱
香甜的气息，怎会不让人眼馋心喜！
一种摇曳在榆树枝条上的小小翅

果，它有榆实、榆子、榆仁、榆荚的别名，
我家乡的人好像并不知道这些，都叫它
榆钱。我因此以为这是土话叫法，后来
惊讶地发现，“榆钱”原来是不俗的雅称，
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美名。
早在北周庾信《燕歌行》中就有形容榆钱精巧之状的诗

句：“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唐代王勃的《春日
还郊》说得更直接：“草绿萦新带，榆青缀古钱。”榆钱因其外
形圆薄似钱，色黄绿成串，故而得名。而“余钱”的谐音，又有
“余钱”的吉意。

宋代华岳在《暮春述怀》诗中写道：“买春无计托花神，费
尽榆钱不计缗。”浪漫的诗人要费尽榆钱托花神留住春天
了。毕竟榆钱儿展翼的春梦，已近晚春，春光难买住，青春时
光能留住吗？浪漫的诗人对此有一问：“镂雪裁绡个个圆，日
斜风定稳如穿。凭谁细与东君说，买住青春费几钱？”宋代的
孔平仲在《榆钱》一诗中，不仅对榆钱做了生动的描写，还抒
发了想买回青春的期盼。诗人欲以榆钱买青春，在诙谐的发
问里，抒发了对时光飞逝的无奈，对青春易老的感慨。清代
词人王鹏运的《点绛唇·饯春》一词说：“抛尽榆钱，依然难买
春光驻……”在词的下阕，也有一问：“春去能来，人去能来
否？”一问转深一层，使离愁饯春有了双重含义。

唐代岑参在《戏问花门酒家翁》写道：“老
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
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诗人用轻松、诙
谐的语调，问那位当垆沽酒的七旬老翁：
“老人家，摘下几串榆钱买你的美酒，可否？”

这小小的榆钱，让文人问春风、问春
光、问青春、问美酒……在诗人心中，寄物
于情，明知榆钱非钱，却似又胜过银钱。宋
代诗人喻良能在《春水》诗中用它“买春
晴”：“旬月烟村半风雨，榆钱好为买春晴。”

明代诗人邓云霄在《戏题榆钱二首·其一》里用它买清风与明月：
“买得清风与明月，十千沽酒莫嫌频。”明代诗人王夫之在《摊破浣
溪沙·病中与刘李二生夜话》一词中用它“买少年”：“曾把榆钱买
少年，少年已是柰何天。”还有宋代诗人文彦博在《元巳》诗中用它
“买春花”：“欲买春花无定价，东风缭乱掷榆钱。”宋代诗人华岳
《奇见》诗里还能买笑颜：“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百宝妆。”

明代诗人李玉英的《送春诗》云：“柴扉寂寞掩残春，满地榆
钱不疗贫……”“榆钱不疗贫”的诗句，让我想起小时候榆钱还是
一种充饥食品。
前几年回乡过春节，节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窝在老家，清明前

后正值榆钱鲜嫩之时，人们都捋榆钱用它包包子、烙合子、蒸榆
钱玉米面团子……想起清代诗人郭诚《榆荚羹》的诗句：“自下盐
梅入碧鲜，榆风吹散晚厨烟。拣杯戏向山妻说，一箸真成食万
钱。”思之，不禁心生感慨。
又是一年榆钱香，此时我在南京没机会尝鲜家乡的榆钱，就

循着诗意里的榆钱，细品其独特的文化之味吧。

春满人间说榆钱

卢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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